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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的
老
師
齊
白
石	

婁
師
白

一
九
三
四
年
，
我
拜
齊
白
石
先
生
為
師
，
之
後
師
徒
一
起
生
活
了
二
十
餘
年
。
白
石
老
師
言
傳
身
教
，
他

的
為
人
、
品
德
、
創
作
和
理
論
等
許
多
方
面
都
給
我
留
下
了
永
誌
難
忘
的
印
象
。

齊
白
石
先
生
的
創
作
態
度
非
常
嚴
肅
認
真
，
尤
其
畫
人
物
時
，
創
作
前
一
定
要
先
起
草
稿
，
稿
紙
大
都
是

舊
包
皮
紙
。
一
張
草
稿
要
改
正
多
次
，
達
到
形
象
準
確
後
才
開
始
作
畫
，
而
且
在
畫
的
過
程
中
，
隨
畫
隨
改
，

以
求
盡
美
。
每
次
老
師
畫
完
後
，
都
叫
我
拿
回
家
去
照
樣
臨
摹
，
畫
幾
張
給
他
看
，
有
時
限
定
兩
天
後
就
要
臨

好
。
老
師
教
我
畫
畫
，
是
毫
無
保
留
的
。
從
用
炭
條
開
始
，
直
到
最
後
完
成
，
都
讓
我
在
旁
邊
看
著
，
為
他
抻

紙
。
時
間
一
長
，
我
便
成
了
他
的
上
下
手
。
因
為
有
這
樣
的
條
件
，
再
加
上
我
的
時
間
充
裕
，
就
是
考
上
輔
仁

大
學
後
，
每
日
的
功
課
也
不
多
，
所
以
每
天
待
在
老
師
家
裡
，
有
時
直
到
晚
上
九
點
他
要
睡
覺
時
，
才
讓
我
走
。

記
得
那
時
，
我
不
僅
學
他
的
畫
學
得
像
，
就
是
老
師
在
畫
畫
時
的
姿
態
，
構
思
時
眉
頭
嘴
角
的
小
動
作
，

我
都
學
得
很
像
。
齊
老
的
子
女
良
遲
、
良
己
、
良
憐
，
都
比
我
小
幾
歲
，
我
就
故
意
做
給
他
們
看
。
連
老
師
訓

斥
他
們
的
話
，
我
也
學
得
神
氣
十
足
，
他
們
沒
有
不
笑
的
。

每
次
看
到
老
師
的
新
作
，
尤
其
是
他
得
意
的
作
品
，
我
總
要
拿
回
家
去
臨
摹
幾
張
，
請
老
師
指
教
。
老
師

不
僅
看
我
臨
摹
的
畫
面
相
似
不
相
似
，
還
說
明
他
作
畫
用
筆
用
墨
的
意
義
，
使
我
聽
了
領
會
更
深
。
隔
些
時

候
，
老
師
還
將
我
的
畫
與
他
畫
的
同
樣
題
材
的
畫
對
照
著
看
，
再
指
出
我
的
畫
有
哪
些
不
足
之
處
。
老
師
說
：

「
臨
摹
是
初
步
學
習
筆
墨
的
辦
法
，
不
能
只
是
對
臨
，
還
要
能
夠
背
臨
，
才
能
記
得
深
，
但
不
要
以
臨
摹
為
能

事
。
」
他
還
說
過
：
「
古
人
說
，
行
萬
里
路
，
讀
萬
卷
書
，
我
看
還
要
有
萬
石
稿
才
行
。
」
我
體
會
老
師
這
番

話
的
意
思
，
是
教
我
不
但
要
到
實
際
生
活
中
去
觀
察
體
驗
，
多
讀
書
，
提
高
文
藝
修
養
，
還
要
把
凡
是
看
到
的

好
畫
都
盡
可
能
地
臨
下
來
，
作
為
創
作
的
參
考
素
材
。

大
家
都
知
道
齊
老
畫
蝦
、
蟹
是
很
成
功
的
。
每
逢
夏
秋
市
上
賣
蝦
、
蟹
的
季
節
，
老
師
總
要
買
蝦
、
蟹
來

吃
。
在
舊
社
會
，
賣
蝦
的
人
經
常
走
街
串
巷
地
吆
喝
，
老
人
聽
到
賣
蝦
的
到
了
門
口
，
就
親
自
走
出
門
來
挑

選
。
他
告
訴
我
，
對
蝦
以
青
綠
色
的
為
最
佳
。
老
師
買
蝦
，
有
時
一
買
就
是
一
籮
筐
，
除
吃
鮮
的
以
外
，
還
把

蝦
曬
起
來
，
每
次
買
來
蝦
，
他
總
要
認
真
細
緻
地
觀
看
一
番
。
買
到
小
河
蝦
時
，
他
也
總
要
從
中
挑
出
幾
個
大

而
活
的
河
蝦
，
放
在
筆
洗
中
，
細
緻
地
觀
察
；
有
時
還
用
筆
桿
去
觸
動
蝦
鬚
，
促
蝦
跳
躍
，
以
取
其
神
態
。

當
我
學
畫
蝦
時
，
先
是
照
老
師
的
畫
對
臨
。
老
師
看
了
我
的
畫
說
：
「
用
筆
不
錯
，
但
用
墨
不
活
，
濃
淡

不
對
，
沒
有
畫
出
蝦
的
透
明
的
質
感
。
」 

過
了
一
段
時
間
，
老
師
又
讓
我
背
臨
畫
蝦
給
他
看
。
他
又
給
我
指

出
，
蝦
頭
與
蝦
耳
比
例
不
對
，
有
形
無
神
，
要
我
仔
細
觀
察
活
蝦
的
動
作
，
對
著
活
蝦
去
畫
工
細
的
寫
生
。
也

就
是
通
過
臨
摹
知
道
用
筆
墨
後
，
還
要
通
過
寫
生
去
觀
察
體
現
蝦
的
神
態
。
隔
一
段
時
間
，
老
師
又
要
我
畫

蝦
，
再
指
出
蝦
鬚
也
應
有
動
勢
。
老
師
這
樣
再
三
諄
諄
教
導
，
使
我
不
僅
對
蝦
的
結
構
有
所
瞭
解
，
同
時
對
齊

老
畫
蝦
的
用
筆
和
表
現
手
法
，
也
知
道
得
更
清
楚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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齊
老
早
年
畫
蝦
的
過
程
可
概
括
為
三
個
階
段
。
他
在
五
六
十
歲
時
畫
的
蝦
，
基
本
上
是
河
蝦
的
造
型
，
但

其
質
感
和
透
明
度
不
強
，
蝦
腿
也
顯
得
瘦
，
蝦
的
動
態
變
化
不
大
。
到
七
十
歲
後
，
他
畫
蝦
一
度
把
蝦
鬚
加

多
，
加
強
了
蝦
殼
的
質
感
和
透
明
感
。
不
久
，
他
畫
蝦
把
蝦
頭
前
面
的
短
鬚
省
略
，
只
保
留
了
六
條
長
鬚
。
從

齊
老
畫
蝦
對
造
型
的
三
次
變
革
來
看
，
說
明
他
對
事
物
觀
察
的
敏
銳
。
他
搞
創
作
，
從
生
活
中
吸
取
材
料
時
，

不
僅
觀
察
對
象
的
結
構
、
自
然
規
律
，
更
主
要
的
是
運
用
藝
術
規
律
抓
住
對
象
的
特
徵
。

在
畫
蝦
、
塑
造
典
型
的
過
程
中
，
我
個
人
體
會
到
，
齊
老
的
畫
法
之
所
以
一
變
再
變
。
他
的
意
圖
，
首
先

是
要
不
落
前
人
窠
臼
，
富
於
創
造
精
神
；
另
一
點
是
他
通
過
對
生
活
的
觀
察
，
要
塑
造
出
他
理
想
中
的
藝
術
典

型
。
我
認
為
，
齊
老
繪
畫
創
作
的
蝦
，
是
他
對
生
活
的
體
驗
、
感
受
與
他
的
主
觀
願
望
有
機
結
合
的
成
品
。

齊
老
常
說
，
他
年
幼
時
為
蘆
蝦
所
欺
。
他
的
祖
父
說
：
「
蘆
蝦
竟
敢
欺
吾
兒
乎
！
」
原
來
是
蘆
蝦
把
他
的
腳
給

鉗
破
了
，
這
是
他
在
生
活
中
對
於
蝦
的
認
識
的
一
個
側
面
。
老
師
又
常
說
，
河
蝦
雖
味
鮮
，
但
不
如
對
蝦
更
豐

滿
；
對
蝦
固
然
肥
碩
，
但
無
河
蝦
的
長
鉗
造
型
之
美
。
這
就
說
明
齊
老
畫
蝦
的
藝
術
創
作
，
是
有
深
厚
的
生
活

基
礎
的
。
這
正
是
齊
老
敢
於
獨
創
的
動
力
。

齊
老
塑
造
的
生
動
的
河
蝦
兼
對
蝦
的
形
象
，
是
取
河
蝦
及
對
蝦
各
自
的
特
徵
，
按
照
齊
老
自
己
想
像
中
的

蝦
，
而
創
造
了
蝦
的
藝
術
典
型
形
象
。

老
師
喜
食
螃
蟹
。
買
到
蟹
後
，
他
也
是
反
覆
地
觀
察
。
老
師
向
我
說
：
「
古
人
畫
蟹
，
多
重
視
蟹
鉗
，
忽

視
蟹
腿
。
而
我
畫
蟹
，
則
主
要
是
畫
好
蟹
的
腿
爪
。
」
一
次
老
師
讓
我
買
蟹
，
我
買
回
來
之
後
，
他
把
每
個

蟹
腿
都
捏
了
捏
，
然
後
告
訴
我
說
：
「
你
買
蟹
，
不
要
只
看
蟹
的
大
小
，
要
捏
一
下
蟹
腿
是
否
飽
滿
，
腿
硬
則1  創作中的齊白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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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齊白石在家門口

肥
，
腿
癟
則
瘦
。
」
他
向
我
指
出
，
畫
蟹
的
腿
爪
，
一
是
不
要
畫
成
滾
圓
的
，
而
應
當
畫
得
扁
而
鼓
、
有
稜

角
、
飽
滿
，
要
畫
出
腿
殼
的
質
感
來
；
二
是
要
畫
出
蟹
橫
行
的
特
點
來
，
不
要
像
蜘
蛛
那
樣
向
前
爬
。
當
他
看

到
我
畫
的
蟹
，
特
意
給
我
指
出
沒
有
畫
出
橫
行
的
姿
態
，
要
我
再
細
緻
地
觀
察
蟹
腿
的
活
動
規
律
。
他
說
八
條

蟹
腿
的
活
動
，
要
如
人
之
四
肢
，
左
右
活
動
差
不
多
，
左
伸
而
右
必
屈
，
右
伸
而
左
必
屈
，
但
亦
不
可
死
用
這

個
規
律
，
如
果
死
用
這
個
規
律
，
那
又
會
失
其
生
動
的
神
態
。
他
更
提
出
要
求
，
說
畫
蟹
腿
最
好
能
畫
出
帶
毛

的
感
覺
來
，
這
是
用
水
墨
的
技
巧
達
到
較
高
的
程
度
，
才
能
畫
出
來
的
，
要
想
畫
好
，
只
有
不
斷
地
練
習
水
墨

功
夫
。齊

老
說
，
畫
寫
意
畫
沒
有
細
緻
的
觀
察
，
就
概
括
不
出
對
象
的
神
態
；
但
是
畫
得
太
細
緻
，
就
和
掛
圖
一

樣
，
那
就
不
是
畫
了
。
他
說
：
「
太
似
則
媚
俗
，
不
似
為
欺
世
，
妙
在
似
與
不
似
之
間
。
」
畫
好
就
好
在
似
與

不
似
之
間
，
這
是
齊
白
石
先
生
的
畫
論
，
也
是
我
學
畫
的
座
右
銘
。

我
常
常
看
到
我
的
一
些
師
兄
們
找
白
石
老
師
看
畫
，
請
他
指
教
。
老
師
看
了
一
會
，
常
說
：
「
也
還
要

得
。
」
很
少
給
他
們
指
出
什
麼
毛
病
，
或
提
什
麼
意
見
，
態
度
比
較
和
婉
。
而
齊
老
對
我
這
個
最
小
的
徒
弟
卻

很
嚴
格
。
對
於
我
的
畫
，
尤
論
是
臨
摹
的
或
是
自
創
的
，
凡
是
他
認
為
畫
得
好
的
，
就
給
我
題
詞
鼓
勵
。
老
師

曾
在
我
畫
的
幾
十
幅
畫
上
題
字
，
都
不
是
我
請
求
他
題
的
，
而
是
他
自
己
主
動
題
的
，
所
以
他
寫
了
「
皆
非
所

請
，
予
見
其
善
不
能
不
言
」
。

但
是
，
當
老
師
看
到
我
的
畫
上
有
毛
病
，
必
定
嚴
肅
地
指
出
，
有
時
還
批
評
。
我
初
學
畫
工
筆
草
蟲
時
，

老
師
看
了
我
畫
的
一
隻
螳
螂
，
他
問
：
「
你
數
過
螳
螂
翅
上
的
細
筋
有
多
少
根
？
仔
細
看
過
螳
螂
臂
上
的
大
刺



我的老師 79 78老照片

嗎
？
」
我
答
不
出
來
。
老
師
又
說
：
「
螳
螂
捕
食
的
時
候
，
全
靠
兩
臂
上
的
大
小
刺
來
鉗
住
小
蟲
，
但
是
你
這

刺
畫
得
不
是
地
方
，
它
不
但
不
能
捕
蟲
，
相
反
還
會
刺
自
己
的
小
臂
。
」
可
見
老
人
對
小
蟲
觀
察
入
微
，
這
是

多
麼
嚴
肅
的
批
評
和
教
誨
啊
！

一
九
五○

年
，
人
民
畫
報
社
請
白
石
老
師
畫
「
和
平
鴿
」
。
老
師
對
我
說
：
「
我
過
去
只
畫
過
斑
鳩
，
沒

有
養
過
鴿
子
，
也
沒
有
畫
過
鴿
子
。
這
次
他
們
要
我
畫
鴿
子
，
我
就
請
他
們
買
鴿
子
來
仔
細
看
看
再
講
。
」
當

時
我
自
作
聰
明
地
說
，
鴿
子
與
斑
鳩
樣
子
差
不
多
，
盡
管
去
畫
。
老
師
聽
了
很
不
以
為
然
，
「
嘿
嘿
」
了
兩

聲
，
用
他
一
雙
敏
銳
的
眼
睛
看
了
我
一
眼
，
沒
說
話
。
後
來
把
買
來
的
鴿
子
放
在
院
子
裡
，
反
覆
觀
察
鴿
子
行

走
的
動
態
；
又
花
費
了
一
天
的
時
間
，
到
他
養
鴿
子
的
學
生
家
裡
去
熟
悉
鴿
子
的
生
活
，
觀
察
鴿
子
飛
起
來
落

下
去
的
動
態
，
老
師
曾
有
這
樣
一
段
話
：
「
凡
大
家
作
畫
，
要
胸
中
先
有
所
見
之
物
，
然
後
下
筆
有
神
。
故
與

可
（
北
宋
畫
家
）
以
燭
光
取
竹
影
，
大
滌
子
嘗
居
清
湘
，
方
可
空
絕
千
古
。
」

每
逢
老
師
發
現
我
學
畫
不
認
真
、
不
虛
心
，
或
者
應
付
，
畫
得
不
對
的
時
候
，
他
就
說
：
「
我
教
你
作

畫
，
就
像
給
女
孩
子
梳
頭
一
樣
，
根
根
都
給
你
梳
通
了
。
」
老
師
盡
心
地
教
我
，
唯
恐
我
不
能
體
會
。
他
的
表

白
，
使
我
非
常
感
動
，
永
遠
記
在
心
上
。
正
是
在
白
石
老
師
嚴
格
要
求
、
親
身
帶
領
下
，
我
亦
步
亦
趨
地
學
，

才
比
較
深
地
繼
承
了
老
師
的
一
些
本
領
，
在
中
國
畫
的
創
作
上
有
了
一
點
成
就
。

憶
念
趙
敏
恆
師	

沈
蘇
儒

長
久
以
來
，
我
一
直
想
寫
一
點
文
字
來
寄
託
我
對
趙
敏
恆
師
（
一
九○

四—

一
九
六
一
）
的
憶
念
，
但
每

次
提
筆
總
覺
得
心
情
沉
重
，
遲
遲
未
能
著
墨
。
近
來
在
整
理
我
一
九
四
六
年
秋
訪
問
印
尼
時
所
做
報
道
和
電
訊

時
，
敏
恆
師
的
音
容
笑
貌
屢
屢
再
現
在
眼
前
，
終
於
定
下
心
來
開
始
動
筆
。

我
在
大
學
裡
學
的
是
外
國
文
學
，
但
畢
業
以
後
的
五
六
十
年
中
，
一
直
從
事
新
聞
工
作
。
在
這
方
面
，
我

有
兩
位
主
要
的
老
師
，
他
們
都
是
我
國
二
十
世
紀
中
期
非
常
傑
出
的
新
聞
工
作
者
，
一
位
是
劉
尊
棋
老
師
，
另

一
位
就
是
趙
敏
恆
老
師
。
我
稱
他
們
為
老
師
，
是
按
中
國
文
化
傳
統
中
把
自
己
作
為
他
們
的
「
私
淑
弟
子
」
而

這
樣
稱
呼
的
。
我
一
九
四
五
年
大
學
畢
業
後
先
到
美
國
新
聞
處
中
文
部
做
翻
譯
，
劉
尊
棋
老
師
是
中
文
部
主

任
，
他
言
傳
身
教
，
使
我
得
到
了
關
於
新
聞
工
作
的
啟
蒙
教
育
，
也
立
下
了
終
生
從
事
新
聞
工
作
的
志
向
。

一
九
四
六
年
我
進
上
海
《
新
聞
報
》
編
輯
部
工
作
，
總
編
輯
是
趙
敏
恆
老
師
，
我
是
在
他
的
教
導
和
培
養
下
成

為
一
名
記
者
的
。
所
以
我
對
這
兩
位
老
師
十
分
敬
愛
。

趙
敏
恆
老
師
作
為
青
年
才
俊
，
一
九
二
三
年
弱
冠
時
就
從
清
華
大
學
畢
業
，
赴
美
留
學
，
先
後
在
美
國

最
著
名
的
兩
所
新
聞
學
府
密
蘇
里
新
聞
學
院
1

和
哥
倫
比
亞
大
學
新
聞
系
學
習
，
獲
新
聞
學
碩
士
學
位
（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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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尚
無
新
聞
學
博
士
學
位
）
。
一
九
二
八
年
回
國
，
初
在
北
平
《
英
文
導
報
》
任
副
總
編
輯
，
次
年
加
入
路
透

社
，
擔
任
遠
東
分
社
主
任
，
前
後
十
五
年
。
在
此
期
間
，
他
因
為
首
發
了
多
項
有
關
中
國
、
震
動
世
界
的
重
大

新
聞
（
包
括
一
九
三
一
年
「
九
一
八
事
變
」
、
一
九
三
二
年
國
聯
李
頓
調
查
團
秘
密
報
告
、
一
九
三
六
年
「
西

安
事
變
」
、
一
九
四
三
年
開
羅
會
議
等
）
，
蜚
聲
國
際
新
聞
界
。
其
中
最
富
有
戲
劇
性
的
是
一
九
三
四
年
六
月

關
於
日
本
駐
南
京
副
領
事
藏
本
英
明
「
失
蹤
」
事
件
的
報
道
。
藏
本
因
受
其
上
級
壓
制
，
憤
而
出
走
，
意
圖
自

殺
，
但
七
天
後
在
紫
金
山
被
發
現
。
藏
本
失
蹤
後
，
日
本
政
府
誣
稱
藏
本
被
中
國
人
殺
害
，
調
集
日
艦
到
下
關

江
面
，
氣
勢
洶
洶
，
妄
圖
挑
釁
。
藏
本
被
發
現
後
，
對
中
國
警
方
堅
不
吐
實
。
趙
師
在
採
訪
時
贏
得
了
他
的
信

任
，
他
始
吐
露
真
相
，
於
是
此
事
大
白
於
天
下
，
日
本
製
造
事
端
的
企
圖
被
粉
碎
，
日
本
外
務
省
情
報
局
長
天

羽
氣
急
敗
壞
，
在
東
京
誣
稱
趙
師
不
是
記
者
，
是
「
中
國
最
惡
毒
的
宣
傳
員
」
。

以
趙
先
生
這
樣
的
經
歷
和
地
位
，
按
常
理
來
推
想
，
他
應
該
是
很
「
親
西
方
」
、
很
洋
氣
的
一
位
高
級
知

識
分
子
。
但
事
實
上
，
他
始
終
懷
著
一
顆
十
分
強
烈
的
「
中
國
心
」
。
外
灘
的
上
海
俱
樂
部
是
洋
人
的
天
地
，

向
無
中
國
來
賓
。
一
次
，
路
透
社
一
位
高
官
請
趙
師
在
這
個
俱
樂
部
吃
飯
，
他
沒
在
大
廳
簽
名
簿
上
寫
他
的
英

文
名
字

T
h

o
m

a
s

，
而
是
用
中
文
寫
了
自
己
的
名
字
「
趙
敏
恆
」
。

還
有
這
樣
一
件
事
情
能
夠
說
明
趙
師
作
為
中
國
人
的
骨
氣
。
一
九
三
二
年
，
日
本
在
上
海
發
動
了
「
一
． 

二
八
」
侵
略
戰
爭
，
英
國
駐
華
公
使
蘭
浦
森
從
北
平
趕
來
上
海
準
備
調
停
。
趙
師
獲
悉
後
立
即
發
了
新
聞
。
蘭

浦
森
見
後
大
發
雷
霆
，
下
面
是
兩
人
間
的
一
段
對
話
：

蘭
質
問
趙
：
「
你
沒
有
得
到
我
的
許
可
，
為
何
亂
發
消
息
？
！
」

1  （上） 2 0 世紀 4 0 年代，趙敏恆在重慶與獨子趙維承合影。

2  （下）「戰時兒童保育委員會」發起人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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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答
：
「
你
如
認
為
消
息
不
正
確
，
可
以
更
正
。
」

蘭
追
問
趙
消
息
來
源
，
趙
說
：
「
新
聞
記
者
有
保
護
新
聞
來
源
秘
密
的
責
任
。
」

蘭
說
：
「
我
命
令
你
說
出
來
！
」

趙
答
：
「
我
是
中
國
人
，
不
歸
你
管
！
」

蘭
生
氣
地
說
：
「
路
透
社
是
英
國
的
通
訊
社
。
」

趙
倔
強
地
回
答
：
「
我
對
路
透
社
負
責
，
不
對
你
負
責
。
」
說
罷
拂
袖
而
去
。
後
來
蘭
浦
森
果
然
致
電
路

透
社
總
社
，
要
求
撤
換
趙
，
總
社
沒
有
同
意
。
儘
管
如
此
，
趙
的
耿
介
和
作
為
新
聞
記
者
的
良
知
終
於
使
他
離

開
了
這
個
當
時
居
全
球
首
位
的
新
聞
王
國
。
他
在
「
二
戰
」
後
期
從
英
國
途
經
非
洲
返
回
中
國
途
中
，
寫
了

題
為
《
倫
敦
去
來
》
的
長
篇
通
訊
報
道
，
在
重
慶
《
新
民
報
》
上
發
表
，
對
西
方
殖
民
主
義
者
殘
酷
壓
迫
和
剝

削
非
洲
各
國
人
民
的
真
相
，
多
所
揭
露
，
影
響
很
大
。
英
國
統
治
階
層
原
來
已
對
這
樣
一
位
有
國
際
影
響
、
堅

持
真
理
的
中
國
記
者
十
分
惱
火
，
於
是
通
過
路
透
社
高
層
對
他
施
壓
，
要
他
承
認
錯
誤
，
並
停
止
將
《
倫
敦
去

來
》
的
新
聞
報
道
出
版
成
書
。
趙
師
堅
決
拒
絕
，
並
表
示
：
「
我
自
動
辭
職
，
並
拒
絕
接
受
退
職
金
。
」

他
離
開
路
透
社
後
除
完
成
《
新
聞
圈
外
》
《
外
人
在
華
新
聞
事
業
》
《
怎
樣
做
一
個
成
功
的
訪
員
》
等
著
作

外
，
應
老
報
人
成
舍
我
之
邀
，
出
任
重
慶
《
世
界
日
報
》
總
編
輯
。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他
應
邀
出
任
上
海
《
新
聞

報
》
總
編
輯
。
當
時
中
國
歷
史
最
悠
久
、
實
力
最
雄
厚
、
發
行
量
最
大
的
三
大
日
報
都
集
中
在
上
海
，
《
新
聞

報
》
（
一
八
九
三
年
創
刊
）
是
其
中
之
一
，
另
外
兩
家
是
《
申
報
》
（
一
八
七
二
年
創
刊
）
和
《
大
公
報
》
（
一
九

○

二
年
在
天
津
創
刊
，
後
將
總
部
移
至
上
海
）
。

前
面
已
經
提
到
，
我
在
美
國
新
聞
處
做
翻
譯
時
，
在
劉
尊
棋
老
師
的
薰
陶
下
，
對
新
聞
工
作
產
生
了
很
大

興
趣
，
也
懂
得
了
有
關
新
聞
報
道
的
一
些
基
本
知
識
。
日
寇
投
降
後
，
我
隨
他
調
到
上
海
。
他
後
來
除
「
美
新

處
」
的
工
作
外
，
創
辦
了
《
聯
合
晚
報
》
。
有
一
天
，
他
對
我
說
：
「
你
想
在
美
新
處

b
u

ild
 u

p
 a

 c
a

r
e

e
r

（
開

闢
一
個
前
途
）
是
不
現
實
的
。
」
他
這
句
話
使
我
意
識
到
，
如
果
我
真
想
做
一
個
新
聞
工
作
者
，
必
須
進
一
家

大
的
報
社
或
通
訊
社
去
工
作
，
並
尋
求
接
受
高
級
專
業
教
育
的
機
會
。
這
樣
，
我
就
在
一
九
四
六
年
初
決
心
辭

去
「
美
新
處
」
的
工
作
，
經
人
介
紹
去
《
新
聞
報
》
見
趙
敏
恆
師
。
趙
師
欣
然
接
受
了
我
。
當
時
，
趙
師
是

總
編
輯
，
又
兼
管
採
訪
部
，
他
說
，
當
記
者
要
先
從

lo
c

a
l 

b
e

a
t

（
新
聞
專
業
術
語
，
指
採
訪
本
市
新
聞
）
做

起
，
採
訪
本
市
社
會
新
聞
，
是
基
本
功
。

趙
師
給
我
安
排
的
第
一
課
是
去
採
訪
當
時
發
生
的
一
樁
德
國
僑
民
自
殺
案
件
。
我
現
在
已
記
不
清
楚
當
時

我
這
個
新
手
是
怎
麼
東
撞
西
撞
去
進
行
採
訪
的
。
我
所
記
得
的
是
我
滿
頭
大
汗
地
奔
走
於
報
社
、
德
僑
居
所
、

醫
院
之
間
至
少
三
次
，
就
為
了
前
兩
次
我
都
沒
有
弄
清
楚
這
個
德
僑
到
底
死
了
沒
有
，
向
趙
師
報
告
，
受
到
了

他
的
批
評
。
他
說
，
這
個
德
僑
有
沒
有
死
是
這
則
新
聞
的
重
點
，
必
須
弄
清
楚
，
否
則
就
沒
有
新
聞
價
值
了

（
我
現
已
記
不
得
這
個
可
憐
的
德
僑
到
底
死
了
沒
有
）
。
從
這
件
事
我
開
始
體
會
到
什
麼
叫
作
「
跑
新
聞
」
，
不

「
跑
」
，
真
是
出
不
來
新
聞
的
。

老
師
給
我
安
排
的
第
二
課
是
採
訪
政
治
新
聞
。
政
治
新
聞
除
了
「
跑
」
之
外
，
還
必
須
要
弄
明
白
新
聞
線

索
（
包
括
形
勢
、
背
景
）
，
為
此
，
記
者
就
要
廣
交
朋
友
，
其
中
包
括
一
些
可
以
成
為
新
聞
來
源
的
「
關
係
」
。

為
此
，
他
派
我
去
駐
南
京
辦
事
處
，
任
特
派
員
陳
丙
一
（
趙
師
的
得
意
門
生
）
的
助
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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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師
給
我
安
排
的
第
三
課
是
採
訪
外
事
新
聞
。
這
是
他
培
養
我
的
重
點
，
因
為
當
時
報
社
缺
乏
這
方
面
的

專
業
記
者
，
我
上
過
外
文
系
，
語
言
上
基
本
沒
有
困
難
。
所
以
南
京
辦
事
處
的
外
事
新
聞
由
我
分
管
。
當
時
外

交
部
新
聞
司
司
長
張
沅
長
是
我
中
大
2

的
老
師
，
次
長
（
現
在
稱
副
部
長
）
葉
公
超
是
趙
師
的
友
人
，
這
就
為

我
提
供
了
便
利
條
件
。
葉
是
位
「
才
子
」
型
的
名
人
，
風
流
倜
儻
，
單
身
住
在
外
交
部
大
院
的
一
座
樓
上
，
我

常
在
他
下
班
後
去
找
他
，
他
像
對
一
個
青
年
學
生
那
樣
接
待
我
。

一
九
四
六
年
秋
，
趙
師
派
我
隨
「
宣
慰
專
使
」
李
迪
俊
（
大
使
銜
）
出
訪
印
度
尼
西
亞
。
印
尼
三
百
年

來
受
荷
蘭
殖
民
統
治
，
「
二
戰
」
期
間
為
日
寇
佔
領
，
日
降
後
宣
告
獨
立
，
成
立
印
尼
共
和
國
，
蘇
加
諾
任
總

統
，
以
爪
哇
內
地
城
市
日
惹
為
臨
時
首
都
。
荷
蘭
在
英
國
等
西
方
盟
國
支
持
下
，
力
圖
捲
土
重
來
，
派
兵
佔
領

首
都
巴
達
維
亞
（
現
名
雅
加
達
）
及
若
干
重
要
城
市
。
印
尼
有
華
僑
、
華
裔
二
百
萬
，
日
佔
時
期
已
飽
受
苦

難
，
日
降
後
印
尼
國
內
局
勢
動
盪
，
戰
亂
不
已
，
華
僑
處
於
水
深
火
熱
之
中
，
所
以
李
專
使
此
行
任
務
十
分
艱

巨
，
既
要
同
盟
軍
總
部
和
荷
蘭
總
督
府
打
交
道
，
又
要
同
尚
未
建
立
外
交
關
係
的
印
尼
共
和
國
來
往
並
表
示
友

好
。
也
許
，
正
是
因
為
這
次
外
交
活
動
的
特
殊
性
，
所
以
趙
師
才
讓
我
這
個
初
出
茅
廬
的
外
事
記
者
去
實
地
見

習
一
下
。

在
不
足
兩
個
月
的
時
間
裡
，
我
隨
宣
慰
團
幾
乎
跑
遍
了
這
個
「
千
島
之
國
」
，
除
爪
哇
全
島
的
所
有
大
小

城
市
和
巴
厘
島
3

外
，
還
到
了
蘇
門
答
臘
島
南
北
兩
大
城
市
巨
港
和
棉
蘭
，
西
里
伯
斯
島
4

的
望
加
錫
、
加

里
曼
丹
島
的
坤
甸
和
馬
辰
、
邦
加
島
、
勿
里
洞
島
等
處
。
當
時
交
通
困
難
，
去
外
島
須
乘
軍
用
飛
機
，
李
專
使

只
能
坐
在
機
關
鎗
手
的
位
置
上
，
我
們
更
只
能
是
「
隨
遇
而
安
」
了
。
我
們
會
見
的
各
地
華
僑
共
計
有
四
十
萬

人
，
他
們
的
愛
國
熱
情
常
使
我
激
動
至
於
淚
下
，
而
見
到
李
專
使
周
旋
於
對
立
雙
方
之
間
，
才
真
正
體
會
到
外

交
工
作
「
折
衝
樽
俎
」
的
含
義
。
我
深
知
這
次
隨
訪
是
難
得
的
學
習
和
鍛
煉
機
會
，
所
以
不
顧
旅
途
辛
勞
，
先

後
發
回
電
訊
（
英
文
）
和
通
訊
（
中
文
）
共
五
萬
餘
字
。
在
印
尼
臨
時
首
都
，
我
還
晉
見
了
蘇
加
諾
總
統
，
這

是
他
就
任
總
統
後
第
一
次
會
見
來
自
中
國
的
記
者
。
印
尼
總
理
兼
外
長
夏
利
爾
親
撰
告
中
國
人
民
書
，
交
給
我

在
《
新
聞
報
》
上
發
表
，
書
中
說
，
「
我
國
之
革
命
與
中
國
之
革
命
，
完
全
相
同
，
皆
志
在
亞
洲
之
再
生
…
…

現
在
我
們
可
以
望
我
國
與
中
國
的
未
來
關
係

—

兩
個
友
邦
，
並
希
望
能
早
日
實
現
」
，
這
些
都
為
以
後
十
年

裡
，
中
國
和
印
尼
友
好
關
係
的
建
立
起
了
一
定
的
推
進
作
用
。

回
國
後
，
趙
師
對
我
的
工
作
表
示
滿
意
，
只
是
最
後
半
開
玩
笑
地
說
：
「
以
後
可
不
要
再
把
情
書
夾
在
通

訊
裡
咧
！
」
原
來
，
因
為
當
時
從
印
尼
到
中
國
通
訊
困
難
，
我
有
幾
次
在
電
訊
最
後
附
言
編
輯
部
給
我
妻
子
陶

琴
薰
打
個
電
話
報
告
平
安
，
所
以
趙
師
這
麼
說
。

我
從
印
尼
回
國
後
，
趙
師
就
派
我
常
駐
南
京
，
主
要
是
負
責
外
事
報
道
，
仍
協
助
特
派
員
陳
丙
一
做
政
治

新
聞
採
訪
工
作
，
包
括
同
中
國
共
產
黨
駐
南
京
代
表
團
（
在
梅
園
新
村
）
的
聯
繫
。
當
時
的
代
表
團
發
言
人
、

名
記
者
范
長
江
是
我
的
堂
兄
、
民
主
同
盟
重
要
領
導
人
之
一
沈
鈞
儒
的
女
婿
，
稍
後
范
由
梅
益
接
替
，
仍
同
我

保
持
聯
繫
。
辦
事
處
還
有
一
位
同
事
錢
克
顯
，
也
是
趙
師
的
高
足
，
負
責
軍
事
報
道
，
後
來
增
加
一
位
比
我
們

年
輕
、
負
責
經
濟
報
道
的
朱
稼
軒
，
另
外
有
一
位
專
職
攝
影
記
者
王
介
生
。

趙
師
對
部
屬
的
工
作
要
求
是
非
常
嚴
的
，
那
時
，
同
行
間
的
競
爭
也
非
常
激
烈
。
我
們
在
南
京
的
採
訪
和
寫

稿
工
作
一
般
從
下
午
持
續
到
午
夜
。
當
時
的
電
信
設
施
還
很
「
原
始
」
，
我
們
的
一
部
分
時
間
性
不
強
的
新
聞
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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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
和
照
片
常
常
送
到
南
京
機
場
通
過
私
人
關
係
，
托
民
航
的
朋
友
帶
到
上
海
，
報
社
派
人
去
取
。
主
要
的
電
訊
稿

件
是
夜
間
通
過
長
途
電
話
傳
給
上
海
總
館
的
。
南
京
辦
事
處
有
一
位
專
職
的
譯
電
員
，
他
把
我
們
寫
好
的
稿
件
，

譯
成
電
碼
（
這
種
電
碼
是
電
報
局
制
訂
的
，
每
個
漢
字
由
四
個
數
字
作
為
代
碼
，
如
我
的
「
沈
」
字
是

3
0

8
8

）
，

然
後
用
長
途
電
話
把
這
些
代
碼
口
頭
報
給
報
館
，
總
館
的
譯
電
員
記
錄
下
來
，
再
譯
回
漢
字
。
這
個
過
程
一
般
要

從
晚
上
八
九
點
時
開
始
，
到
午
夜
後
才
結
束
，
在
這
段
時
間
裡
，
有
時
趙
師
還
會
直
接
用
電
話
給
指
示
。

趙
師
在
總
館
另
設
專
人
每
天
負
責
把
本
報
的
重
要
新
聞
同
《
申
報
》
《
大
公
報
》
等
主
要
報
紙
（
也
是
我

們
的
主
要
競
爭
對
手
）
的
重
要
新
聞
做
對
照
研
究
，
上
報
給
趙
師
。
趙
師
閱
後
，
如
我
們
有
了
獨
家
新
聞
（
西

方
新
聞
術
語
中
所
說
的

s
c

o
o

p

）
就
會
來
電
話
表
揚
；
如
我
們
漏
報
了
或
不
如
他
報
完
善
，
他
一
定
嚴
厲
批

評
。
所
以
在
他
的
領
導
下
，
大
家
從
不
敢
有
絲
毫
懈
怠
。
我
們
的
辦
事
處
和
《
申
報
》
辦
事
處
正
好
在
南
京
當

時
繁
華
的
太
平
路
的
東
西
兩
側
，
互
相
可
以
望
見
，
兩
家
各
有
一
輛
採
訪
用
的
吉
普
車
停
在
門
口
，
一
家
的
車

如
開
動
了
，
另
一
家
聽
到
或
看
到
後
會
立
即
去
跟
蹤
，
競
爭
的
激
烈
於
此
可
見
。

趙
師
信
奉
新
聞
必
須
快
速
、
真
實
、
正
確
的
原
則
。
他
常
教
導
我
們
說
，
一
張
報
紙
要
生
存
和
發
展
，
在

於
平
時
的
新
聞
報
道
能
為
讀
者
所
喜
歡
、
需
要
和
信
任
。
也
只
有
在
這
樣
的
基
礎
上
，
它
才
能
發
揮
輿
論
的

力
量
。一

九
四
八
年
，
我
在
趙
師
的
鼓
勵
和
推
薦
下
，
向
他
的
母
校
美
國
密
蘇
里
新
聞
學
院
申
請
讀
研
究
生
，
得

到
該
院
的
錄
取
。
但
因
我
籌
不
到
足
夠
的
官
價
外
匯
，
黑
市
又
負
擔
不
起
，
未
能
成
行
。
這
是
我
在
新
聞
事
業

道
路
上
遭
遇
的
一
次
重
大
挫
折
，
趙
師
也
深
為
我
惋
惜
。

3  （上）圖為蘇加諾總統於 1 9 4 6 年 1 1 月 1 6 日在印度尼西亞臨時首都日惹接

見本文作者。這是蘇加諾總統會見的首位中國記者。

4  （下）圖為宣慰團於 1 9 4 6 年 1 1 月中旬由印度尼西亞政府外交部派員護送赴

爪哇內地。後排右一為本文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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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時
，
像
趙
師
這
樣
在
全
球
新
聞
界
都
出
了
名
的
高
級
專
業
人
才
，
如
果
想
出
國
工
作
是
不
怕
找
不
到
適

當
職
位
的
。
他
自
己
也
不
是
沒
有
動
搖
過
。
我
記
得
大
約
在
一
九
四
九
年
初
有
一
次
在
他
的
辦
公
室
裡
，
他
曾

對
我
談
起
國
外
有
人
想
請
他
去
辦
一
張
報
紙
，
問
我
是
否
願
意
隨
往
。
但
以
後
他
就
沒
再
提
起
此
事
。
我
想
他

一
定
是
在
經
過
激
烈
的
思
想
鬥
爭
後
決
定
留
下
的
。
《
新
聞
報
》
同
事
趙
世
洵
在
一
篇
回
憶
趙
師
的
文
章
中
記

錄
了
一
九
五
一
年
趙
師
同
他
握
別
時
說
的
一
句
話
：
「
我
是
一
個
中
國
人
，
要
在
中
國
做
事
，
死
也
要
死
在
中

國
！
」
趙
師
不
能
離
開
他
的
年
邁
父
母
，
更
不
能
離
開
祖
國
母
親
，
我
想
這
是
他
決
心
留
下
的
根
本
原
因
。

趙
師
在
抗
戰
時
期
即
曾
應
聘
擔
任
當
時
遷
到
重
慶
的
復
旦
大
學
新
聞
系
的
教
授
，
復
旦
新
聞
系
主
任
陳
望

道
即
再
聘
趙
師
任
教
授
。
約
在
一
九
五○

年
時
，
我
曾
同
內
子
陶
琴
薰
去
看
望
過
他
和
趙
師
母
。
趙
師
母
謝
蘭

郁
畢
業
於
北
京
名
校
貝
滿
女
中
，
抗
戰
時
期
先
後
參
加
馮
玉
祥
夫
人
李
德
全
等
發
起
的
「
中
國
婦
女
慰
勞
總

會
」
和
「
戰
時
兒
童
保
育
會
」
，
多
有
勞
績
，
解
放
初
期
曾
任
上
海
市
婦
聯
委
員
。
當
時
他
們
住
在
江
灣
一
座

日
式
的
小
樓
裡
（
是
復
旦
教
師
宿
舍
）
，
趙
師
的
心
態
還
是
很
泰
然
的
。
我
注
意
到
他
家
裡
仍
放
著
一
部
短
波

無
線
電
收
音
機
。
他
曾
說
，
聽
新
聞
廣
播
是
他
生
活
和
工
作
的
不
可
或
缺
的
部
分
。
按
當
時
的
通
訊
技
術
，
廣

播
是
最
快
捷
的
傳
播
手
段
，
他
往
往
能
一
邊
聽
英
文
廣
播
、
一
邊
就
用
中
文
寫
出
新
聞
稿
，
在
時
效
上
比
外
國

通
訊
社
發
的
通
訊
稿
還
快
。
據
說
趙
師
在
復
旦
新
聞
系
的
講
課
「
能
兼
容
並
包
，
吸
收
歐
美
蘇
聯
之
長
，
又
結

合
中
國
的
實
踐
，
有
理
論
、
有
實
踐
、
又
有
生
活
，
受
到
學
生
的
好
評
。
他
重
視
教
授
的
人
格
，
言
教
身
教
，

培
育
新
人
，
四
十
年
後
，
他
教
過
的
學
生
還
記
得
他
的
音
容
笑
貌
」
。

以
後
我
調
到
北
京
工
作
，
就
沒
有
機
會
再
見
到
趙
師
。
直
到
一
九
八
五
年
我
打
聽
到
趙
師
母
住
址
，
給
她

去
信
問
安
。
以
後
我
因
公
私
兩
忙
，
未
能
常
去
信
問
候
，
趙
師
母
病
故
，
亦
未
及
時
獲
悉
，
前
往
弔
唁
，
深
感

愧
疚
。趙

師
從
二
十
二
歲
開
始
記
者
生
涯
到
四
十
五
歲
的
二
十
三
年
中
，
創
造
了
世
界
知
名
的
輝
煌
的
新
聞
業

績
，
他
的
名
字
將
永
遠
銘
刻
在
中
國
新
聞
史
冊
上
。
他
能
創
造
這
些
業
績
是
由
於
他
對
新
聞
事
業
的
熱
愛
和
獻

身
精
神
、
他
的
超
常
的
新
聞
敏
感
（
業
內
所
說
的
「
第
六
感
」
）
、
他
的
傑
出
的
社
會
活
動
能
力
，
還
有
他
的

廣
博
知
識
和
中
外
文
字
功
底
，
但
最
主
要
的
還
是
他
那
顆
赤
誠
的
愛
國
心
。
趙
師
堅
強
勤
奮
的
形
象
將
永
存
我

和
他
的
許
多
學
生
、
友
人
心
間
。

（
作
者
按
：
本
文
所
用
趙
師
、
師
母
照
片
均
係
趙
維
承
兄
提
供
，
特
此
致
謝
。
）

註
釋

1	

密
蘇
里
新
聞
學
院
，
即
密
蘇
里
大
學
新
聞
學
院
，
為
世
界
首
個
新
聞
學
院
。

2	

「
中
大
」
疑
指
中
央
大
學
。

3	

巴
厘
島
，
另
稱
「
峇
里
島
」
。

4	

蘇
拉
威
西
島
，
舊
稱
「
西
里
伯
斯
島
」
，
位
於
印
度
尼
西
亞
東
部
的
島
嶼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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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
從
文
先
生
在
西
南
聯
大	

汪
曾
祺

沈
先
生
在
聯
大
開
過
三
門
課
：
各
體
文
習
作
、
創
作
實
習
和
中
國
小
說
史
。
三
門
課
我
都
選
了

—

各

體
文
習
作
是
中
文
系
二
年
級
必
修
課
，
其
餘
兩
門
是
選
修
。

創
作
能
不
能
教
？
這
是
一
個
世
界
性
的
爭
論
問
題
。
很
多
人
認
為
創
作
不
能
教
。
我
們
當
時
的
系
主
任
羅

常
培
先
生
就
說
過
：
大
學
是
不
培
養
作
家
的
，
作
家
是
社
會
培
養
的
。
這
話
有
道
理
。
沈
先
生
自
己
就
沒
有
上
過

什
麼
大
學
。
他
教
的
學
生
後
來
成
為
作
家
的
，
也
極
少
。
但
是
也
不
是
絕
對
不
能
教
。
沈
先
生
的
學
生
現
在
能
算

是
作
家
的
，
也
還
有
那
麼
幾
個
。
問
題
是
由
什
麼
樣
的
人
來
教
，
用
什
麼
方
法
教
。
現
在
的
大
學
裡
很
少
開
創
作

課
，
原
因
是
找
不
到
合
適
的
人
來
教
。
偶
爾
有
大
學
開
這
門
課
的
，
收
效
甚
微
，
原
因
是
教
得
不
甚
得
法
。

沈
先
生
是
不
贊
成
命
題
作
文
的
，
學
生
想
寫
什
麼
就
寫
什
麼
。
但
有
時
在
課
堂
上
也
出
兩
個
題
目
。
沈
先

生
出
的
題
目
都
非
常
具
體
。
我
記
得
他
曾
給
我
的
上
一
班
同
學
出
過
一
個
題
目
：
「
我
們
的
小
庭
院
有
什
麼
」
，

有
幾
個
同
學
就
這
個
題
目
寫
了
相
當
不
錯
的
散
文
，
都
發
表
了
。
他
曾
給
比
我
低
一
班
的
同
學
出
過
一
個
題

目
：
「
記
一
間
屋
子
裡
的
空
氣
」
。
給
我
的
那
一
班
出
過
些
什
麼
題
目
，
我
倒
不
記
得
了
。
沈
先
生
為
什
麼
出

這
樣
的
題
目
？
他
認
為
：
先
得
學
會
車
零
件
，
然
後
才
能
學
組
裝
。
我
覺
得
先
作
一
些
這
樣
的
片
段
的
習
作
，

是
有
好
處
的
，
這
可
以
鍛
煉
基
本
功
。
現
在
有
些
青
年
文
學
愛
好
者
，
往
往
一
上
來
就
寫
大
作
品
，
篇
幅
很

長
，
而
功
力
不
夠
，
原
因
就
在
零
件
車
得
少
了
。

沈
先
生
的
講
課
，
可
以
說
是
毫
無
系
統
。
前
已
說
過
，
他
大
都
是
看
了
學
生
的
作
業
，
就
這
些
作
業
講
一

些
問
題
。
他
是
經
過
一
番
思
考
的
，
但
並
不
去
翻
閱
很
多
參
考
書
。
沈
先
生
讀
很
多
書
，
但
從
不
引
經
據
典
，

他
總
是
憑
自
己
的
直
覺
說
話
，
從
來
不
說
阿
里
斯
多
德
怎
麼
說
、
福
樓
拜
怎
麼
說
、
托
爾
斯
泰
怎
麼
說
、
高
爾

基
怎
麼
說
。
他
的
湘
西
口
音
很
重
，
聲
音
又
低
，
有
些
學
生
聽
了
一
堂
課
，
往
往
覺
得
不
知
道
聽
了
一
些
什

麼
。
沈
先
生
的
講
課
是
非
常
謙
抑
，
非
常
自
製
的
。
他
不
用
手
勢
，
沒
有
任
何
舞
台
道
白
式
的
腔
調
，
沒
有
一

點
譁
眾
取
寵
的
江
湖
氣
。
他
講
得
很
誠
懇
，
甚
至
很
天
真
。
但
是
你
要
是
真
正
聽
「
懂
」
了
他
的
話

—

聽

「
懂
」
了
他
的
話
裡
並
未
發
揮
罄
盡
的
餘
意
，
你
是
會
受
益
匪
淺
，
而
且
會
終
生
受
用
的
。
聽
沈
先
生
的
課
，

要
像
孔
子
的
學
生
聽
孔
子
講
話
一
樣
：
「
舉
一
隅
而
三
隅
反
。
」

沈
先
生
關
於
我
的
習
作
講
過
的
話
我
只
記
得
一
點
了
，
是
關
於
人
物
對
話
的
。
我
寫
了
一
篇
小
說
（
內
容

早
已
忘
記
乾
淨
）
，
有
許
多
對
話
。
我
竭
力
把
對
話
寫
得
美
一
點
，
有
詩
意
，
有
哲
理
。
沈
先
生
說
：
「
你
這
不

是
對
話
，
是
兩
個
聰
明
腦
殼
打
架
！
」
從
此
我
知
道
對
話
就
是
人
物
所
說
的
普
普
通
通
的
話
，
要
盡
量
寫
得
樸

素
。
不
要
哲
理
，
不
要
詩
意
。
這
樣
才
真
實
。

沈
先
生
經
常
說
的
一
句
話
是
：
「
要
貼
到
人
物
來
寫
。
」
很
多
同
學
不
懂
他
的
這
句
話
是
什
麼
意
思
。
我

以
為
這
是
小
說
學
的
精
髓
。
據
我
的
理
解
，
沈
先
生
這
句
極
其
簡
略
的
話
包
含
這
樣
幾
層
意
思
，
小
說
裡
，
人

物
是
主
要
的
，
主
導
的
；
其
餘
部
分
都
是
派
生
的
，
次
要
的
。
環
境
描
寫
、
作
者
的
主
觀
抒
情
、
議
論
，
都
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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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附
著
於
人
物
，
不
能
和
人
物
游
離
，
作
者
要
和
人
物
同
呼
吸
、
共
哀
樂
。
作
者
的
心
要
隨
時
緊
貼
著
人
物
。

什
麼
時
候
作
者
的
心
「
貼
」
不
住
人
物
，
筆
下
就
會
浮
、
泛
、
飄
、
滑
，
花
裡
胡
哨
，
故
弄
玄
虛
，
失
去
了
誠

意
。
而
且
，
作
者
的
敘
述
語
言
要
和
人
物
相
協
調
。
寫
農
民
，
敘
述
語
言
要
接
近
農
民
；
寫
市
民
，
敘
述
語
言

要
近
似
市
民
。
小
說
要
避
免
「
學
生
腔
」
。

我
以
為
沈
先
生
這
些
話
是
浸
透
了
淳
樸
的
現
實
主
義
精
神
的
。

沈
先
生
教
寫
作
，
寫
的
比
說
的
多
，
他
常
常
在
學
生
的
作
業
後
面
寫
很
長
的
讀
後
感
，
有
時
會
比
原
作
還

長
。
這
些
讀
後
感
有
時
評
析
本
文
得
失
，
也
有
時
從
這
篇
習
作
說
開
去
，
談
及
有
關
創
作
的
問
題
，
見
解
精

到
，
文
筆
講
究
。—
一
個
作
家
應
該
不
論
寫
什
麼
都
寫
得
講
究
。
這
些
讀
後
感
也
都
沒
有
保
存
下
來
，
否
則

是
會
比
《
廢
郵
存
底
》
1

還
有
看
頭
的
。
可
惜
！

沈
先
生
教
創
作
還
有
一
種
方
法
，
我
以
為
是
行
之
有
效
的
，
學
生
寫
了
一
個
作
品
，
他
除
了
寫
很
長
的
讀

後
感
之
外
，
還
會
介
紹
你
看
一
些
與
你
這
個
作
品
寫
法
相
近
似
的
中
外
名
家
的
作
品
。
記
得
我
寫
過
一
篇
不
成

熟
的
小
說
《
燈
下
》
，
記
一
個
店
舖
裡
上
燈
以
後
各
色
人
的
活
動
，
無
主
要
人
物
、
主
要
情
節
，
散
散
漫
漫
。

沈
先
生
就
介
紹
我
看
了
幾
篇
這
樣
的
作
品
，
包
括
他
自
己
寫
的
《
腐
爛
》
。
學
生
看
看
別
人
是
怎
樣
寫
的
，
自

己
是
怎
樣
寫
的
，
對
比
借
鑒
，
是
會
有
長
進
的
。
這
些
書
都
是
沈
先
生
找
來
，
帶
給
學
生
的
。
因
此
他
每
次
上

課
，
走
進
教
室
裡
時
總
要
夾
著
一
大
摞
書
。

沈
先
生
就
是
這
樣
教
創
作
的
。
我
不
知
道
還
有
沒
有
別
的
更
好
的
方
法
教
創
作
。
我
希
望
現
在
的
大
學
裡

教
創
作
的
老
師
能
用
沈
先
生
的
方
法
試
一
試
。

學
生
習
作
寫
得
較
好
的
，
沈
先
生
就
做
主
寄
到
相
熟
的
報
刊
上
發
表
。
這
對
學
生
是
很
大
的
鼓
勵
。
多
年

以
來
，
沈
先
生
就
幹
著
給
別
人
的
作
品
找
地
方
發
表
這
種
事
。
經
他
的
手
介
紹
出
去
的
稿
子
，
可
以
說
是
不
計

其
數
了
。
我
在
一
九
四
六
年
前
寫
的
作
品
，
幾
乎
全
都
是
沈
先
生
寄
出
去
的
。
他
這
輩
子
為
別
人
寄
稿
子
用
去

的
郵
費
也
是
一
個
相
當
可
觀
的
數
目
了
。
為
了
防
止
超
重
太
多
，
節
省
郵
費
，
他
大
都
把
原
稿
的
紙
邊
裁
去
，

只
剩
下
紙
芯
。
這
當
然
不
大
好
看
。
但
是
抗
戰
時
期
，
百
物
昂
貴
，
不
能
不
打
這
點
小
算
盤
。

沈
先
生
教
書
，
但
願
學
生
省
點
事
，
不
怕
自
己
麻
煩
。
他
講
《
中
國
小
說
史
》
，
有
些
資
料
不
易
找
到
，
他

就
自
己
抄
，
用
奪
金
標
毛
筆
，
筷
子
頭
大
的
小
行
書
抄
在
雲
南
竹
紙
上
。
這
種
竹
紙
高
一
尺
，
長
四
尺
，
並
不
裁

斷
，
抄
得
了
，
捲
成
一
卷
。
上
課
時
分
發
給
學
生
。
他
上
創
作
課
夾
了
一
摞
書
，
上
小
說
史
時
就
夾
了
好
些
紙

卷
。
沈
先
生
做
事
，
都
是
這
樣
，
一
切
自
己
動
手
，
細
心
耐
煩
。
他
自
己
說
他
這
種
方
式
是
「
手
工
業
方
式
」
。

他
寫
了
那
麼
多
作
品
，
後
來
又
寫
了
很
多
大
部
頭
關
於
文
物
的
著
作
，
都
是
用
這
種
手
工
業
方
式
搞
出
來
的
。

沈
先
生
對
學
生
的
影
響
，
課
外
比
課
堂
上
要
大
得
多
。
他
後
來
為
了
躲
避
日
本
飛
機
空
襲
，
全
家
移
住
到

呈
貢
桃
園
，
每
星
期
上
課
，
進
城
住
兩
天
。
文
林
街
二
十
號
聯
大
教
職
員
宿
舍
有
他
一
間
屋
子
。
他
一
進
城
，

宿
舍
裡
幾
乎
從
早
到
晚
都
有
客
人
。
客
人
多
半
是
同
事
和
學
生
，
客
人
來
，
大
都
是
來
借
書
，
求
字
，
看
沈
先

生
收
到
的
寶
貝
，
談
天
。

沈
先
生
有
很
多
書
，
但
他
不
是
「
藏
書
家
」
，
他
的
書
，
除
了
自
己
看
，
是
借
給
人
看
的
。
聯
大
文
學
院

的
同
學
，
多
數
手
裡
都
有
一
兩
本
沈
先
生
的
書
，
扉
頁
上
用
淡
墨
簽
了
「
上
官
碧
」
的
名
字
。
誰
借
了
什
麼

書
，
什
麼
時
候
借
的
，
沈
先
生
是
從
來
不
記
得
的
。
直
到
聯
大
「
復
員
」
，
有
些
同
學
的
行
裝
裡
還
帶
著
沈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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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的
書
，
這
些
書
也
就
隨
之
而
漂
流
到
四
面
八
方
了
。
沈
先
生
書
多
，
而
且
很
雜
，
除
了
一
般
的
四
部
書
、
中

國
現
代
文
學
、
外
國
文
學
的
譯
本
，
社
會
學
、
人
類
學
、
黑
格
爾
的
《
小
邏
輯
》
、
弗
洛
伊
德
、
亨
利
．
詹
姆

斯
、
道
教
史
、
陶
瓷
史
、
《
髹
飾
錄
》
、
《
糖
霜
譜
》
…
…

兼
收
並
蓄
，
五
花
八
門
。
這
些
書
，
沈
先
生
大
都

認
真
讀
過
。
沈
先
生
稱
自
己
的
學
問
為
「
雜
知
識
」
。
一
個
作
家
讀
書
，
是
應
該
雜
一
點
的
。
沈
先
生
讀
過
的

書
，
往
往
在
書
後
寫
兩
行
題
記
。
有
的
是
記
一
個
日
期
，
那
天
天
氣
如
何
，
也
有
時
發
一
點
感
慨
。
有
一
本
書

的
後
面
寫
道
：
「
某
月
某
日
，
見
一
大
胖
女
人
從
橋
上
過
，
心
中
十
分
難
過
。
」
這
兩
句
話
我
一
直
記
得
，
可

是
一
直
不
知
道
是
什
麼
意
思
。
大
胖
女
人
為
什
麼
使
沈
先
生
十
分
難
過
呢
？

沈
先
生
對
打
撲
克
簡
直
是
痛
恨
。
他
認
為
這
樣
地
消
耗
時
間
，
是
不
可
原
諒
的
。
他
曾
隨
幾
位
作
家
到
井

岡
山
住
了
幾
天
。
這
幾
位
作
家
成
天
在
賓
館
裡
打
撲
克
，
沈
先
生
說
起
來
就
很
氣
憤
：
「
在
這
種
地
方
，
打
撲

克
！
」
沈
先
生
小
小
年
紀
就
學
會
擲
骰
子
，
各
種
賭
術
他
也
都
明
白
，
但
他
後
來
不
玩
這
些
。
沈
先
生
的
娛
樂
，

除
了
看
看
電
影
，
就
是
寫
字
。
他
寫
章
草
，
筆
稍
偃
側
，
起
筆
不
用
隸
法
，
收
筆
稍
尖
，
自
成
一
格
。
他
喜
歡

寫
窄
長
的
直
幅
，
紙
長
四
尺
，
闊
只
三
寸
。
他
寫
字
不
擇
紙
筆
，
常
用
糊
窗
的
高
麗
紙
。
他
說
：
「
我
的
字
值
三

分
錢
！
」
從
前
要
求
他
寫
字
的
，
他
幾
乎
有
求
必
應
。
近
年
有
病
，
不
能
握
管
，
沈
先
生
的
字
變
得
很
珍
貴
了
。

沈
先
生
後
來
不
寫
小
說
，
搞
文
物
研
究
了
，
國
外
、
國
內
，
很
多
人
都
覺
得
很
奇
怪
。
熟
悉
沈
先
生
的
歷

史
的
人
，
覺
得
並
不
奇
怪
。
沈
先
生
年
輕
時
就
對
文
物
有
極
其
濃
厚
的
興
趣
。
他
對
陶
瓷
的
研
究
甚
深
，
後
來

又
對
絲
綢
、
刺
繡
、
木
雕
、
漆
器

…
…

都
有
廣
博
的
知
識
。
沈
先
生
研
究
的
文
物
基
本
上
是
手
工
藝
製
品
。

他
從
這
些
工
藝
品
看
到
的
是
勞
動
者
的
創
造
性
。
他
為
這
些
優
美
的
造
型
、
不
可
思
議
的
色
彩
、
神
奇
精
巧
的

技
藝
發
出
的
驚
歎
，
是
對
人
的
驚
歎
。
他
熱
愛
的
不
是
物
，
而
是
人
，
他
對
一
件
工
藝
品
的
孩
子
氣
的
天
真
激

情
，
使
人
感
動
。
我
曾
戲
稱
他
搞
的
文
物
研
究
是
「
抒
情
考
古
學
」
。
他
八
十
歲
生
日
，
我
曾
寫
過
一
首
詩
送

給
他
，
中
有
一
聯
「
玩
物
從
來
非
喪
志
，
著
書
老
去
為
抒
情
」
，
是
紀
實
。
他
有
一
陣
在
昆
明
收
集
了
很
多
耿

馬
漆
盒
。
這
種
黑
紅
兩
色
刮
花
的
圓
形
緬
漆
盒
，
昆
明
多
得
是
，
而
且
很
便
宜
。
沈
先
生
一
進
城
就
到
處
逛
地

攤
，
選
買
這
種
漆
盒
。
他
屋
裡
裝
甜
食
點
心
、
裝
文
具
郵
票
的
，
都
是
這
種
盒
子
。
有
一
次
買
得
一
個
直
徑
一

尺
五
寸
的
大
漆
盒
，
一
再
撫
摩
，
說
：
「
這
可
以
做
一
期
《
紅
黑
》
雜
誌
的
封
面
！
」
他
買
到
的
緬
漆
盒
，
除

了
自
用
，
大
多
數
都
送
人
了
。
有
一
回
，
他
不
知
從
哪
裡
弄
到
很
多
土
家
族
的
桃
花
布
，
擺
得
一
屋
子
，
這
間

宿
舍
成
了
一
個
展
覽
室
。
來
看
的
人
很
多
，
沈
先
生
於
是
很
快
樂
。
這
些
桃
花
圖
案
天
真
稚
氣
而
秀
雅
生
動
，

確
實
很
美
。

沈
先
生
不
長
於
講
課
，
而
善
於
談
天
。
談
天
的
範
圍
很
廣
，
時
局
、
物
價

…
…

談
得
較
多
的
是
風
景
和

人
物
。
他
幾
次
談
及
玉
龍
雪
山
的
杜
鵑
花
有
多
大
，
某
處
高
山
絕
頂
上
有
一
戶
人
家

—

就
是
這
樣
一
戶
！

他
談
某
一
位
老
先
生
養
了
二
十
隻
貓
。
談
一
位
研
究
東
方
哲
學
的
先
生
跑
警
報
時
帶
了
一
隻
小
皮
箱
，
皮
箱
裡

沒
有
金
銀
財
寶
，
裝
的
是
一
個
聰
明
女
人
寫
給
他
的
信
。
談
徐
志
摩
上
課
時
帶
了
一
個
很
大
的
煙
台
蘋
果
，
一

邊
吃
，
一
邊
講
，
還
說
：
「
中
國
東
西
並
不
都
比
外
國
的
差
，
煙
台
蘋
果
就
很
好
！
」
談
梁
思
成
在
一
座
塔
上

測
繪
內
部
結
構
，
差
一
點
從
塔
上
掉
下
去
。
談
林
徽
因
發
著
高
燒
，
還
躺
在
客
廳
裡
和
客
人
談
文
藝
。
他
談
得

最
多
的
大
概
是
金
岳
霖
。
金
先
生
終
生
未
娶
，
長
期
獨
身
。
他
養
了
一
隻
大
鬥
雞
。
這
雞
能
把
脖
子
伸
到
桌
上

來
，
和
金
先
生
一
起
吃
飯
。
他
到
處
搜
羅
大
石
榴
、
大
梨
。
買
到
大
的
，
就
拿
去
和
同
事
的
孩
子
的
比
，
比
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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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，
就
把
大
梨
、
大
石
榴
送
給
小
朋
友
，
他
再
去
買
！
沈
先
生
談
及
的
這
些
人
有
共
同
特
點
，
一
是
都
對
工

作
、
對
學
問
熱
愛
到
了
癡
迷
的
程
度
；
二
是
為
人
天
真
到
像
一
個
孩
子
，
對
生
活
充
滿
興
趣
，
不
管
在
什
麼
環

境
下
永
遠
不
消
沉
沮
喪
，
無
機
心
、
少
俗
慮
。
這
些
人
的
氣
質
也
正
是
沈
先
生
的
氣
質
。
「
聞
多
素
心
人
，
樂

與
數
晨
夕
」
，
沈
先
生
談
及
熟
朋
友
時
總
是
很
有
感
情
的
。

沈
先
生
在
生
活
上
極
不
講
究
。
他
進
城
沒
有
正
經
吃
過
飯
，
大
都
是
在
文
林
街
二
十
號
對
面
一
家
小
米
線

舖
吃
一
碗
米
線
。
有
時
加
一
個
西
紅
柿
，
打
一
個
雞
蛋
。
有
一
次
我
和
他
上
街
閒
逛
，
到
玉
溪
街
，
他
在
一
個

米
線
攤
上
要
了
一
盤
涼
雞
，
還
到
附
近
茶
館
裡
借
了
一
個
蓋
碗
，
打
了
一
碗
酒
。
他
用
蓋
碗
蓋
子
喝
了
一
點
，

其
餘
的
都
叫
我
一
個
人
喝
了
。

沈
先
生
在
西
南
聯
大
是
一
九
三
八
年
到
一
九
四
六
年
。
一
晃
，
四
十
多
年
了
！

註
釋

1	

《
廢
郵
存
底
》
為
沈
從
文
與
蕭
乾
的
書
信
體
文
論
集
，
由
巴
金
編
輯
成
集
。

1  （上） 2 0 歲的沈從文獨照

2  （下）年輕時的沈從文與張兆和（合影）


